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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学者坚持使用“地景” ( 另一种翻译) ，以保持以“地” ( land) 为本的意思和学科精髓。
“景观”一词最早出现在希伯莱文本的 《圣经》 ( the Book Psalms) 中，用于描述耶鲁撒冷
( 包括所罗门寺庙、城堡、宫殿在内) 的总体景致。 “景观”英文为 landscape，德文为 land-
achaft，法文为 payage。据考，Landscape 的古英语形式如 Landscipe、Landskipe、Landscaef 等，
同源的有古日耳曼语系的如古高地德语 Lantscaf、古挪威语 Landskapr、中古荷兰语 Landscap 等，
它们的本义无不与土地、乡间、地域、地区或区域等相关，而与现代人们的认识、理解中的
“自然风景”或“景色” ( scenery) 没有原生性关联; 这些意思后来才出现，并与英语相融合逐
渐演变成现代意思和意义。
“景观”进入科学领域与地理学有着密切的关联。19 世纪初，德国地理学家洪堡 ( Von．
Humboldt) 将景观作为一个科学名词引入地理学，将其解释为 “一个区域的总体特征”，并提出
把景观作为地理学的中心问题，这成了后来人文地理学的一个重要支撑点。1906 年，德国人施
吕特尔 ( O． Schliter) 在“人的地理学目标”一文中主张景观作为人文地理学的中心①。美国人
文地理学家索尔 ( Carl O． Sauer) 大力倡导文化景观学。而俄国地理学派则偏向于将它用于阐释
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的联系，以及自然界与社会的相互作用; 将其与人文地理学和文化生态学相
结合。从地理学科的角度看，“景观”主要用来描述地质地貌属性，“地”是核心，以保持与地
理学的学科本义相一致 ( “地理学”———Geography 原生意思来自古希腊，希腊词中的“Geo”指
大地，“地理学”的原义指“对大地的描述”② ) 。景观常等同于地形 ( Landform) 的概念; 包括
1) 某一区域的综合特征; 2) 一般自然综合体; 3) 区域单位等。
在学科使用上， “景观”通常指小的行政地理区划，即地方行政体，如村、镇、乡等行政
体; 逐渐地，语义也出现了从土地景物到审美景观的变化。1939 年，德国区域地理学家特罗尔







物学者三好学博士于明治 35 年 ( 公元 1902 年) 前后从德语 “Landschaft”的译语而创造的，最
初作为“植物景”的含义得以广泛使用。日本人在引进景观时，也产生了所谓 “景观”与 “景












chitecture 学科 ( LA) 。这些学科谱系在我国也形成了特色性的演变。实际上，上世纪 80 年代之
前，地理学意义上的景观并没有成为中国 LA 学科的术语，从中国学科的教育史来看，LA 早先
被翻译为“造园学”，与我国传统的 “园林”结合较为密切; 人们也都是以 “风景”注释和解
读，而不是将其作为地理综合体的含义。换言之，景观 ( Landschaft) 一词较早成为汉字进入中
文语境，但迟至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才逐渐进入 LA 学科，并根据景观进入 LA 学科的情况，将
其划分为 5 个阶段。
今天，“景观”一词已经成为中国特色学科，即风景园林学科的一个词语。一方面，景观一
词被认为与国际上 LA 的学科发展相吻合; 另一方面与我国的 “风景园林”对接。在中文语境




















“风景”、“景物”、“景致”，或是“景观”上，“土地” ( land) 的意思和意义都不突出; 而恰恰
在中华文明中，尤其是汉文化体系中， “土地”是核心的价值。如何将我国的这一核心价值与
landscape 进行比较，发掘出具有中国特色地 “土地景观”是一个需要进行深入研究的课题。
2． 在认知体制上，西方的 “景观”遵从 “地”本位及 “人”的变化轨迹; 在中国，与
“景观”的本义最接近者，应是“地方”、“地缘”; 但在我国的这些概念中，政治指喻远大于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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厄里 ( Urry) 的代表作《游客凝视》 ( The Tourist Gaze) ( “Gaze”一词在厄里的表述和使用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主社会对游客是提防的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东道主社会就会将“前台”的 “虚假事件” ( psuedo －
events) 展示给游客。所以，游客所经历的和所“看到”的就是 “不真实的”。真正东道主 “真
实的生活” ( real lives) 则被遮掩在了“后台”瑏瑦。
面对批评，麦克内尔也作出了 “反批评”。在 《游客的中介》一文中，麦氏对厄里将游客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有现象学的性质，存在着多种所指的可能，包括: 1) 实体的空间 ( 指惯习性的、非自我意识的
活动，是感知经验和身体运动的场域) ; 2) 感受的空间 ( 指以自我为中心的特定空间，是个体
在日常中实践感受的场所) ; 3) 存在的空间 ( 指通过特定群体成员的活动和运动，进行固定的
生产和再生产程序) ; 4) 结构的空间 ( 指那些特殊的存在空间能够产生现实感、形体化的结构
空间) ; 5) 认知的空间 ( 指为人们在认知上提供一个反观认识和理解其他事物的基础) 。简言
之，空间是一个反映事物和地方间特殊关系的地方瑐瑠。在旅游人类学的景观研究中，空间与景观






“地方”概念总体上指一个特殊的知识系统，称为地方性知识 ( local knowledge) 。在西文的表述
中，“地方” ( place) 是一个具有多种认知和表述维度的概念。首先，它是一个地理学概念，可
以经纬度予以精确地标注。它与纯粹的地理意义相属，以强调一个 “毫无意义的地址 ( site) ”。
491
其次，地方强调其所属空间和范围，它经常与“领域” ( territory) 联系在一起，以说明在某个特
定领域的归属性。它既可以强调相对自然属性的空间 ( space) ，也可以延伸出特权化空间和位置
( position) 。第三，突出某一个地方的特色和特质，比如 “景观” ( landscape) 。第四，在日常生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张地图” ( as a map) 瑐瑥。虽然这只是众多文化概念中的一个比喻，却为我们理解和确认东道主社
会特指性景观提供了一个角度。景观的 “文化地图”有三个功能: 一是景观与地点结合成为一
个互为你我的整体。最外在的功能是它直接成为游客进入景点的地图。二是特定的景观必然与特








游动机中; 又构成旅游行为中 “景观”的一种魅力，即怀旧成了一种现场合成性的 “景致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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